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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极地国家的极地科技体制探究 
——以美国、俄罗斯和澳大利亚为例 

张禄禄  臧晶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极地环境研究室, 安徽 合肥 230026) 

提要  引领一国极地科学考察与研究的极地科技体制, 已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与重视。极地科技体制

是指极地科学技术研究与管理的机构设置、职责范围、权属关系和管理方式的结构体系和组织架构, 科学

合理完善的极地科技体制是促进极地事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文中重点研究分析了美国、俄罗斯和澳大利

亚三个具有代表性极地国家的极地科技体制, 并对上述三国的极地科技体制进行了概括总结, 最后着眼于

我国极地科技体制的现状, 从学术和理论层面探讨了我国极地科技体制未来的改革方向, 期待我国极地事

业在“十三五”时期能够搭乘全面深化改革的便车实现跨越式发展, 逐步形成适合我国国情并且相对完善

的极地科技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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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国际社会对南北两极

的研究从探索时代跨入了科学考察的新时代。许

多极地国家在对两极科学考察研究不断深入的同

时, 也就未来有效开发利用极地进行着积极的探

索。近年来, 主要极地国家纷纷开展实施一系列

的极地科学战略规划和极地专项研究, 以协调国

家内部各部门、各研究机构之间的优势力量, 更

好地为极地科考工作保驾护航。本文通过对美

国、俄罗斯和澳大利亚 3 个典型极地国家科技体

制的梳理分析, 分别对它们的机构设置、职责范

围、权属关系和管理方式等方面展开了讨论研究, 

从而为我国极地科技体制改革模式进行初步的

探讨。 

极地科学考察与研究是体现我国综合国力的

方式之一[1], 设立中国极地科学考察与研究管理

机构是实现极地国家利益的制度保障, 完善我国

极地科技体制是提升综合国力和极地国际影响力

的重要途径。我国近百所极地研究相关机构遍布

全国各地, 他们共同承担极地科考研究计划和任

务, 根据国家“十三五”规划制订极地事业发展与

改革的“十三五”专项规划, 是把极地研究与极地

国家利益结合起来的重要途径。 

 

1  美国极地科技体制的研究分析 
 

作为当今世界科技实力最发达的国家, 美国

的极地科技体制是典型的多元分散型体制。其多

元分散主要表现在行政隶属关系上, 而其在极地

考察与科研活动的过程中却规划周密、控制严格。

在美国, 具体开展科学技术研究的联邦政府研究

机构、高等院校系统、企业系统和其他非盈利系



 

134 极地研究 第 29 卷 
 

 

 

统(包含州政府、地方政府所属科研机构等)形成

彼此没有隶属关系的各自独立的四大科研系统[2], 

它们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相互合作又竞争。其

中, 极地领域的相关研究主要由联邦政府研究机

构和高等院校系统来完成。联邦的研究单位或机

构主要包括 :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NO-

AA)、美国地质勘探局(USGS)、美国陆军冷区研

究和工程实验室(CRREL)、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和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JPL)等。高等院

校的研究机构主要包括: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伯

德极地研究中心、美国环境科学联合研究所、美

国国家冰芯实验室、华盛顿大学极地科学中心和

美国阿拉斯加大学极地研究中心等。 

美国极地科技主体的多元化带来了极地科技

政策的多样化。在科研投资和具体的科研实施环

节, 大部分经费用于资助极地相关的应用研究和

高等院校关于极地领域的基础研究, 极地科研任

务并非全部由政府系统的研究机构完成[3]。美国

在极地领域的整体资助和管理由美国国家科学基

金会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 [4]具体负

责, 基金会成立于 1950 年, 其任务是通过资助基

础研究计划, 发展科学技术及通过国际科学合作

等措施来促进美国科技的发展。NSF 下设的极地

项目局(Division of Polar Programs, DPP)负责管理

和审批关于南北极研究的支持基金, DPP 下设有

北极科学组、南极科学组、南极基础设施和后勤

组、极地环境健康与安全办公室四个主要职能部

门。其经费资助的范围涵盖南极基础设施和后勤、

北极科学、南极科学、海岸警卫队极地破冰服务

和极地环境、健康与安全五大领域。DPP 还有专

门的咨询委员会, 其成员由熟悉极地事务和研究

的专家组成 , 该委员会每年召开两次会议并向

DPP 负责人报告。NSF 的政策和计划会对美国极

地研究产生诸多影响, 极地项目局咨询委员会为

此提供相关咨询服务, 并为极地项目局负责人提

供有关极地的长期规划和政策建议[5]。美国近年

来每年的极地预算经费达到 5—6 亿美元, 目前, 

它是对南极科考研究投入最多的国家 , 而且在

2017年 DPP的财政预算中, 其关于北极研究的项

目和后勤保障也达到了 4 241 万美元, 同比增加

7.6%,增长幅度位居 DPP 财政预算项目的前列[6], 

另外美国政府对北极的安全投入也不断加大。美

国国务院主持南极工作组和北极研究委员会的工

作, 制定和推行南北极相关的外交政策; 美国国

防部使用 NSF 提供的资金协助策划及执行所需

的后勤保障工作; 美国交通运输部的海岸防卫队

负责疏通麦克默多海峡的通道以保障进出麦克默

多站的补给舰正常通航。 

美国这种以 NSF 为主导的多元极地科技体

制直接为国家的极地利益服务, 为其在南北极谋

求更大的权益空间提供了精准的政策导向和有力

的能力支撑, 极大地激发了参与极地科考与研究

团队的创新动力, NSF 支持的一些大型极地研究

计划作为国际研究力量的一部分 , 对全球范围

内的南北极科考与研究起到了指导作用 , 引领

了世界各国在极地领域的研究方向。但是这种多

元化的极地科技体制在某种程度上也会造成令出

多门、各自为政的局面, 缺乏强有力的统一领导

不利于整合形成全国范围内的优势力量, 制约了

极地考察和研究综合实力的进一步提升。 

 

2  俄罗斯极地科技体制的研究分析 
 

当今世界除美国之外, 俄罗斯无疑对南北极

科考与研究拥有绝对的实力和优势, 这与其长期

以来高度重视南北极的战略地位有关。近年来, 

俄罗斯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南北极战略地位的

政策措施。2013 年, 时任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

批准了《俄罗斯 2013—2017 年南极科考计划》[7], 

该计划支持俄罗斯对全球气候变化、冰川下的东

方湖、地形测量、地图绘制的研究活动以及为俄

罗斯航空事业提供保障。与此同时, 俄罗斯的北

极战略逐渐明确[8]。2001 年, 时任俄罗斯总统普

京签署《俄罗斯联邦 2001—2020 年期间的海洋政

策》时就曾指出北冰洋地区是俄罗斯的五大战略

重点区域之一, 还指出南北极和太平洋是俄罗斯

海洋战略的重点。2008 年, 俄罗斯政府通过了新

的北极战略, 之后还公布了名为《截至 2020 年及

之后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国家政策》的文件。该

战略的重要目标是到 2020 年将北极建成俄罗斯

最重要的能源战略基地, 并维护其在北极区域的

主导地位[9]。此外, 2009 年俄罗斯又推出了《2020

年之前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 强调未来国际政治

将聚焦于能源争夺, 北极是争夺的焦点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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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争夺时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10]。俄罗斯还陆

续出台《2030 年前交通开发战略》和《2030 年前

俄罗斯大陆架调查与开发计划》等重要战略计划, 

这些文件也都对北极地区高度重视。2014 年 4 月, 

普京在俄罗斯安全委员会上表示, 注意到国际社

会对北极地区的关注与日俱增, 各国在该地区利

益交织, 俄罗斯应保持在北极地区的影响力。普

京表示, 俄罗斯应建立统一的负责执行北极政策

的机构: 研究北冰洋大陆架划分问题、制定北方

航道发展的经济模式、维护北极地区的生态安全、

确保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和能源设施安全。

从 2010 年开始, 俄罗斯每年投入 20 亿卢布(按当

时汇率折算约 7 000 万美元)用于在北极地区的科

考与研究工作 [11], 其对北极的投入位居世界第

一。 

在国家战略层面上, 俄罗斯对南北极地区都

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联邦政府把南极和北极研究

规划都纳入了本国长远发展规划。俄罗斯的极地

科研机构, 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俄罗

斯科学院及其下属的研究所 ; 第二部分是国家

科学中心(现共有 58 个研究中心)里涉及极地的

研究所; 第三部分是高等院校里面的研究机构。

俄罗斯科学院地理研究所(Institute of Geography, 

Academy of Science, Moscow)主要负责一些大型

的跨国研究项目, 比如“俄罗斯北极沿岸卫星水

文学监测与环境变化评估”“欧洲北极高危地区

冰川数据整合”等。位于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南北

极研究所(Arctic and Antarctic Research Institute, 

Russia, AARI)隶属于俄罗斯联邦水文气象和环境

监测部, 是俄罗斯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负责

南北极考察的组织、管理和研究机构, 它有 17 个

科研部门和南北极博物馆。AARI 在南北极的研

究范围主要分为海洋学领域和内陆领域 , 其中 , 

在海洋学领域包括海冰、海洋生态、海气相互作

用等, 在内陆领域主要包括冰川学、地球物理学、

冰雪化学、极地地理和极地医药等[12]。设有极地

研究机构的俄罗斯高等院校主要包括: 圣彼得堡

大学、国家水文研究院、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

院、俄罗斯国家经济和公共管理学院等, 他们在

俄罗斯联邦教育与科学部的统一协调下开展南北

极的研究工作[13]。 

俄罗斯联邦科技研究的归口管理部门是联邦

教育与科学部, 管理部门的重要职责是提出科研

的预算草案 , 执行对有关计划项目的拨款和管

理。联邦政府科技政策委员会由国家总理担任主

席, 其主要职责是保障科研领域政策的统一, 并

探索科技成果转化的道路。总统科技政策委员会

由总统亲自担任主席, 委员会负责向总统通报国

内外科技进展状况, 提出有关科技政策和优先发

展领域的战略性建议[14]。俄罗斯的极地科技体制

是由联邦政府主导的多元化体制, 联邦政府统一

制定南北极政策和战略, 而具体的实施工作由俄

罗斯科学院和国家科学中心等极地科研机构负

责。这一体制赋予了联邦政府在极地事务中极大

的权利, 便于集中国内的优势力量来开展国家性

的极地活动, 但却不利于调动各研究单位和科研

人员的积极性,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研究领域的

扩展和研究方向的深入。目前, 俄罗斯已经把北

极开发列入了其未来国家发展战略当中, 并且开

始逐步实施, 由其对北极科考研究投入位居世界

第一的地位可见其对北极地区的重视程度和战略

意图日益突出。通过中国和俄罗斯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的平台, 两国应该加强在南北极科考与

研究领域的合作, 实现优势互补, 尤其可以在北

冰洋东北航道通航与俄罗斯远东极地地区科考开

展相关的合作研究。 

 

3  澳大利亚极地科技体制的研究分析 
 

俄罗斯对北极地区的重视程度得益于它靠近

北冰洋的地缘优势, 无独有偶, 澳大利亚也因为

靠近南极洲而对南极的重视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国

家。虽然它也参与了部分北极事务和科学研究, 

比如申请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国, 以环境与气候变

化的名义参与了其他国家的部分北极研究项目, 

但其主要的战略目标却是南极地区, 而且其南极

战略政策对我国的南极科考有直接的影响。根据

《南极条约》规定, 有 7 个国家(英国、澳大利亚、

新西兰、法国、智利、阿根廷和挪威)先后提出了

对南极的领土主张, 其中作为原始缔约国之一的

澳大利亚是这些国家中主张领土面积最大的, 其

要求占有南极洲面积的 42%左右。澳大利亚历来

重视对南极的科考研究, 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完

善的南极政策法律体系和管理制度[15]。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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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南极视为其重要的国家利益所在, 每年用于南

极的开支总体规模在 1.2 亿澳元左右 , 其在

2013—2014 年投入南极科考与研究的经费约为 2

亿澳元, 在投入经费方面仅次于美国[16]。2016 年

4 月, 澳大利亚公布了南极战略, 制订未来 20 年

南极科考行动计划, 宣布未来 10 年将投入 2.55

亿澳元用于南极科学考察和后勤保障, 准备在南

极洲建立 3 个科考站, 以此提升在南极后勤方面

的支撑保障能力[17]。由此可见, 作为南半球的大

国之一, 澳大利亚对南极科考与研究的重视程度

远超于其他国家, 研究其极地科技体制对完善我

国极地科技体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澳大利亚的极地科技体制是由联邦政府起主

导作用的多元化领导体制[18], 但是其政府的主导

作用远没有俄罗斯联邦政府直接有力, 各研究主

体有比较大的选择权利。澳大利亚从 1999 年开始

制订 5 年周期的南极研究计划, 该计划以研究主

题为开展形式, 同时鼓励进行国际合作研究[19]。

2007 年, 澳联邦政府设置了创新、工业和科研部

(Department of Innovation, Industry, Science and 

Research, DIISR)作为整个国家科学技术的唯一

归口管理部门[20], 该举措突出了创新理念, 把科

研与工业生产紧密联系起来, 让科研成果更好的

转化成社会生产力。2009 年, 澳大利亚启动了 10

年周期的《澳大利亚南极科学战略计划 (2011/ 

2012—2020/2021)》。2010 年 7 月, 澳环境保护部

与文化和遗产部共同批准了该战略计划[21]。这一

规划指导澳大利亚在 2011—2021 这 10 年内的南

极科学工作主要集中在四个领域: 气候过程和变

化, 陆地和近岸生态系统的环境变化和保护, 南

大洋生态系统的环境变化和保护, 前沿科学。其

中, 前三个领域主要是优先满足政府政策和资源

管理机构的科研需求, 而前沿科学主要是通过提

供高质量的科学项目来满足未来的科研发展需

要。这份南极科学战略规划也是支持其深入开展

南极科学与研究的有力保障。澳联邦政府制定南

极科技政策、南极科技发展规划, 并负责资助政府

科研机构、大学、研究中心对南极科技计划的实

施[22]。澳大利亚专门从事极地工作的政府机构是

澳大利亚南极局 (Australian Antarctic Division, 

AAD), 它隶属于澳大利亚环境能源部(Departm-

ent of the Environment and Energy, Australian 

Government), 总部位于霍巴特市, 另外还有一个

研究中心位于塔斯马尼亚大学, 此外它还负责管

理和维护 3 个南极考察站(凯西站、戴维斯站和莫

森站)。AAD 是澳大利亚制定和推行南极战略和

政策的主要机构, 具体负责有关南极的各项事务: 

负责管理澳大利亚的南极科考与研究工作, 协调

后勤支撑保障工作, 制定有关南极的政策和措施, 

并与其他国家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24]。我们应该

借鉴澳大利亚在南极研究方面相对完善的南极政

策法律体系和管理制度, 同时也要学习他们明确

提出的南极战略和制订的南极科考行动计划

(2016—2036 年), 尽早明确我国的极地战略, 完

善我国的极地科技体制。 

中国和澳大利亚都非常重视对南极的科考与

研究, 双方在南极科考和南极事务中保持了长期

合作。1980 年中国第一批赴南极考察的科学家就

应澳方邀请, 在澳大利亚南极站开展科学考察活

动。此后, 中澳两国在南极现场考察、合作研究、

后勤保障等方面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合作[25]。2014

年 11月, 习近平主席在澳大利亚访问时同澳方签

署了中澳南极合作谅解备忘录 , 并专门参观“雪

龙”号科考船, 他指出南极科考意义重大, 是造福

人类的崇高事业, 中方愿意继续同澳方及国际社

会一道, 更好地认识南极、保护南极、利用南极[26]。

2016 年 2 月, 中国与澳大利亚两国在塔斯马尼亚

首府霍巴特召开中澳南极与南大洋合作联委会第

一次会议, 此次会议展现了中澳双方均有意愿加

深在《南极条约》体系下的科学研究、后勤保障

和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27]。 

 

4  中国极地科技体制的主要特点 
 

通过以上对美国、俄罗斯和澳大利亚 3 个主

要极地国家极地科技体制和政策的研究分析, 我

们可以总结得出以下的主要特点:  

1. 从上到下的管理结构层次分明, 研究机构

分工明确。例如, 美国和俄罗斯的上下政策导向

明确, 各附属机构和单位切实履行实施科考计划

和任务, 平行机构之间既存在相互制约、相互竞争 

的关系, 又存在彼此协调、发展共存的依赖关系。 

2. 尽量减少管理结构的层次, 避免机构人员

臃肿和政策形式化倾向。例如, 美国的高校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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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机构在 NSF 主导下开展具体的极地研究实施

工作, 澳大利亚则由南极事务局统筹南极科考与

研究的具体事务, 这样避免了政出多门的现象。 

3. 研究主体多元化, 加强彼此分工协作, 避

免权力过度集中化。例如, 美国极地科技体制是

典型的多元分散型体制, 在美国具体开展科学技

术研究的联邦政府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系统、企

业系统和其他非盈利系统形成彼此没有隶属关系

的各自独立的四大科研系统, 它们相互渗透、相

互依存、相互合作又竞争。 

4. 根据国情和国家利益, 制定相应的极地政

策和战略。例如, 俄罗斯靠近北极, 具有北极科考

的天然地缘优势, 因此政策方向是北极科考主导; 

而澳大利亚靠近南极, 其科考方向主要是针对南

极地区。 

与美国、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等主要极地国家

相比, 我国是政府主导型的多元化极地科技体制, 

国家海洋局负责统一协调管理, 极地考察办公室

和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承办具体事务[1]。由国家海

洋局牵头协调极地事务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外交部、国土资源部、科学技术部、财政部、

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等单位组成中国极地考察工作咨询委员会, 其中

国家海洋局发挥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成立于

1994 年的中国极地考察工作咨询委员会是我国

主管极地考察工作的咨询机构, 其职责是就极地

考察工作向政府主管部门提供决策咨询, 指导科

考活动, 组织学术交流和科技成果评价[28]。20 多

年以来, 它在南北极新建考察站、极地考察发展

规划、新建极地考察破冰船、购置我国首架极地

考察固定翼飞机、南北极环境综合考察与评估专

项的实施以及参与国际极地治理等极地重大事项

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极地考

察事业的发展。 

2011 年我国进入极地科考的“十二五”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极地考察“十二五”发展规划》(以

下简称“《规划》”)正式实施[29]。《规划》确定

了 2011—2015 年我国极地考察事业的重点工作, 

即深入开展“南北极环境综合考察与评估”专项

研究, 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长远发展。这一时期

我国极地事业的另一重点, 是全面提升极地科考

和研究水平。一方面, 积极开展南北极科学研究, 

依托我国南北极考察站的地理优势, 实施优势考

察和观测项目; 另一方面, 发展对极地科学研究

具有重大作用的观测技术, 形成若干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技术成果。“南北

极环境综合考察与评估”专项是我国极地科考三

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个极地专项, 该专项围绕极

地环境考察与评价、应对气候变化、极地权益争

端等问题开展工作[30]。在“十三五”发展时期, 新

的极地专项需要统筹兼顾未来 10—20 年我国极

地事业发展的长远目标, 尽快制定明确的极地发

展战略和相对完善的极地科技体制, 实施一批关

系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力的前沿高端极地科研项

目。 

我国的极地科研力量主要是由中国科学院和

国家海洋局相关的研究单位与众多高校参与的多

元化研究体系。环境保护部、国土资源部、科学

技术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部门, 也资

助了一些有关极地的科研工作。我国极地考察事

业所需经费主要来自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

政部、科学技术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其中,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负责极地设施的基本建设费

用审批; 财政部提供极地科考船、考察站、支撑

体系和重大专项的资金, 极地考察专项由财政部

提供经费; 科学技术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提

供极地科学研究所需经费, 科学技术部将极地数

据、标本资源、南北极科考站等工作纳入国家科

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中,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按

照科学基金方式运作, 受理来自各研究机构极地

科研人员的自由申请。中国现在对南极的投入排

在英国和俄罗斯之后, 位居世界第五位。南极科

考经费从最初 1984 年的 2 000 万元(折合当年汇

率约 1 000 万美元)规模增加到 2013 年的 3.3 亿元

(约 5 500 万美元)。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

2013 年投入极地考察的专项财政拨款经费为 6 

081 万元(约 1 000 万美元), 其中“南北极环境综

合考察与评估”专项 3 454 万元(约 570 万美元), 

管理运行费 2 627 万元(约 430 万美元)。尽管中

国近 30 年间投入极地科考的经费规模增长了约

15 倍 , 但与主要极地国家的投入规模相比还有

较大的差距 , 远不能满足极地大国科考研究的

实际需要。 

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和中国极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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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是国内极地考察的组织协调机构, 同时也是

国家实施南北极考察与研究的后勤保障单位和管

理者, 具体负责我国极地战略和极地政策的制定

和执行。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的主要职能

是代表国家海洋局履行南北极科学考察、管理相

关极地事务。其主要职责包括: 组织拟订我国极

地工作的发展战略、方针、政策和我国极地考察

工作规划; 负责极地考察的组织、协调、指导、

监督, 组织开展极地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 承担

极地科学普及、公众宣传等工作[31]。中国极地研

究中心是国家海洋局极地科学重点实验室的依托

单位, 主要开展极地雪冰-海洋与全球变化、极区

电离层-磁层耦合与空间天气、极地生态环境及其

生命过程以及极地科学基础平台技术等领域的研

究, 它是我国极地考察的业务中心, 负责“雪龙”

号极地科考船、南极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

泰山站以及国内基地的运行与管理, 负责中国南

北极考察队的后勤保障等工作[32]。 

目前, 我国还没有明确的极地战略和极地政

策, 也没有形成完善的极地科技体制, 相对于三

个主要极地国家, 在科研管理和支撑保障方面还

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我国的极地科研投入产出比

还比较低, 极地科普教育力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加

强, 优势学科和领域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期待

随着《国家极地考察“十三五”发展与改革规划

纲要》和“十三五”极地专项的实施, 我国的极

地科技体制在发展与改革中能够日益完善 , 在

“十三五”时期能够制定明确的极地战略和符合我

国长远利益的南北极政策, 以更好的促进我国极

地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5  主要极地国家极地科考体制对我国“十

三五”极地事业发展与改革的启示 
 

基于我国现行的极地科技体制和现阶段全面

深化改革的国情, 综合借鉴三个极地国家极地科

技体制的优点, 本文初步总结了我国极地科技体

制亟待解决的问题, 并在学术和理论层面提出了

一定的建议举措, 希望以此对极地科考“十三五”

规划的制定与实施提供相应的参考。根据以上的

研究分析, 我们认为我国“十三五”时期的极地

科技体制改革主要应从以下 7 个方面着手:  

1. 认真分析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极地

利益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纵观三个极地国家的

极地科技体制, 可以看出只有确立了国家利益的

关键所在, 有所侧重地制定政策, 这样制定的政

策才有导向性。在思考如何制定极地战略和政策

的过程中, 首先应当根据我国国情, 明确分析在

极地的国家利益是什么, 我们想要在极地实现什

么样的目标。这是我国进行极地活动要面对的最

重要最直接的问题。 

2. 争取在国际舞台上掌握话语权并扩大在

国际极地圈的影响力。由于参与极地事务时间比

较短, 我国在国际极地会议中的话语权还有待进

一步加强, 在极地政策研究领域也需要进一步发

展。虽然加入《南极条约》已经 30 多年, 但在南

极条约协商国会议和其他国际会议中, 我国很少

提出具有实质性的议案。未来我们要积极参与南

极条约协商国、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国和国际南极

研究科学委员会等相关会议, 了解国外的研究发

展动态, 表达我国的利益主张, 提升我国的话语

权和国际影响力。在极地科考活动中, 与主要极

地国家优势互补开展系列国际交流合作 , 整合

国际力量为我国极地科考事业发展创造良好的

平台[33]。 

3. 建立清晰明确、相对完善的极地科技体

制。尽管我国南北极科考有近百家单位参与, 但

主要还是集中在国家海洋局系统内部, 很多单位

都没有机会到南北极现场参观考察, 这在某种程

度上不利于扩大极地事业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力。

鉴于目前科考名额分配机制存在的问题, 应该尽

快形成系统完善的极地科考参与名额分配机制。

为此, 应该进一步优化中国极地考察工作咨询委

员会的职能, 统筹协调各个部委和科研单位, 为

极地事务提供决策参考和战略指导; 国家海洋局

要充分发挥在极地海洋领域协调各方的作用, 更

好地调配极地科考资源; 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要大力支持极地基础研究和

极地科学探索; 具体的极地研究计划和实施项目

则交给高校和科研院所负责执行。 

4. 整合国内的极地管理机构和组织, 着手成

立隶属于国家海洋局领导下的中国极地事务局。

目前我国极地科考的组织机构主要是国家海洋局

极地考察办公室和中国极地研究中心, 具体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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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作的是遍布全国的近百家科研院所和相关

高校, 极地科考事务的组织实施还比较分散, 研

究机构也比较松散 , 缺乏强有力的专业领导机

构。在“十三五”时期, 可以尝试借鉴主要极地

国家的成功经验, 成立专门管理极地事务的主管

机构, 综合协调极地、海洋、外交、科研和后勤

保障的多功能议事机构, 既方便统一组织国内的

极地科考项目实施, 又便于利用我国的综合国力

在国际舞台上取得对应的话语权。 

5. 建立公平合理的极地科技评价体系, 促进

极地科考成果及时有效转化。对于“南北极环境

综合考察与评估”专项研究, 要建立科学完善的

极地专项工作评价体系。该体系主要看项目是否

满足了国家的战略利益需要; 是否在本领域内产

生深远影响; 是否引起国际同行关注; 是否获得

社会公众的认可。对于极地的基础研究项目主要

看其是否按照项目书预定方案实施, 不仅进行指

标性和量化性考核, 而且侧重对某一重大计划的

综合性评估, 条件成熟时引入极地学术圈个人或

研究团队的学术信用体系。 

6. 加大极地科普力度, 激发社会公众关注两

极的热情。极地考察事业没有止境, 极地科技和

科普工作就没有句号。科研数据和论文报告并不

是极地科考工作的终点, 我国的极地科普力度和

公众参与力度相比于主要极地国家有待于进一步

加强。极地工作的评价标准要突出科普工作所占

的权重, 改变以科研数据和论文报告为主的评价

体系。另外, 要支持出版一批极地专著和科普书

籍, 同时还要尝试拍摄我国自主创作的极地题材

电影或电视剧, 以普通公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和途

径介绍关于极地的奥秘, 激发公众关注极地的热

情。极地考察主管机构要选择合适的地点和时机

再建立一批富有时代特色、融合现代科技的极地

科普教育基地或展馆, 为社会公众搭建一个接触

极地、认识极地、感悟极地的平台, 充分利用我

国极地科考三十多年以来的丰硕成果培育新一代

极地考察和科研力量。 

7. 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平台, 探索极地科考

研究的新模式和新机制。在“十三五”时期我们可以

尝试极地考察国际合作的“共享”机制, 即各国可相

互借用或租用考察站, 实现资源的共享, 最终达到互

利共赢的效果。另外, 我国极地事务主管机构可以联

合外交部等部委审时度势, 充分利用国际有利时机和

有关的国际会议场合, 争取恰当时机在北冰洋沿岸国

家以“租借”或者“购买”的方式, 建立真正属于我

国自主管理运营的首个北极科学考察站, 从而优化我

国极地科考站点布局, 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和更广

领域深入认识极地、研究极地、造福人类。 

致谢  感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

学院孙立广教授对本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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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la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which leads the country polar scientific research has aroused 

wide attention in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Pola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s constitut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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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system and organization of pola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with the management and or-

ganizational setup, scope of responsibility, and ownership.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pola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is the premise and foundation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olar science and technol-

ogy.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ses the representative polar power of the pola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s 

developed by countries such as the U.S., Russia, and Australia. It also summarizes the polar system of each 

country. Lastly, it focuses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pola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of China, and it 

explores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reform of our polar cause in “Thirteen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o deepen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which will gradually form a relatively perfect pola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

tem which is suitable for our national condition. 

Key words  polar country, pola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polar policy and strategy, comparative 

research 

 




